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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萧红被誉为“三十年代的文学洛神”，一生的苦难经历铸就了她独特的文学体验，《呼兰河传》即她生

命晚期的巅峰之作。在生命的最后一程中，萧红开始回忆起自己的故乡与童年，以极其细腻的视角追忆

并写下了这部《呼兰河传》。这部作品淡化了当时的时代大背景，将呼兰河的风情人情娓娓道来，展现

了她作为一名女性作家的独特感受。在文中，萧红的语言清丽而沉郁，用词具有民俗乡土特色，各式修

辞的运用也使得文章的语言带有仿若儿童般的天真。文章将从民俗乡土风格的用词、极具个人特色的修

辞艺术运用和散文化的语言风格三个角度来探析萧红在这部作品中的语言运用之美，品析这种语言之美

对于文学作品的塑造作用。 
 
关键词 

萧红，《呼兰河传》，语言艺术，散文化 
 

 

A Study of the Language Art of the Tales of 
Hulan River 

Jinyan Wu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ture,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Received: Aug. 29th, 2024; accepted: Sep. 23rd, 2024; published: Oct. 10th, 2024 

 
 

 
Abstract 
Xiao Hong is known as “the goddess of literature in the 1930s”, and her bitter life experience has 
shaped her unique literary experience. Tales of Hulan River is the culmination of the late stage of 
her life. In the last journey of her life, Xiao Hong began to remember her hometown and childhood 
and wrote Tales of Hulan River from an extremely delicate perspective. This work downplays the 
background of the time and tells the story of the Hulan River, showing her unique feelings as a 
writer. In the text, Xiao Hong’s language is clear and melancholy, with folk and vernacular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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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use of various kinds of rhetoric also makes the language of the article a childlike innocence. 
In this paper, we analyze the beauty of Xiao Hong’s language in this work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the use of words in folk and vernacular style, the use of rhetorical art with great personal charac-
teristics, and the language style of loose culture, and analyze the shaping effect of this beauty of 
language on the literary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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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萧红是一名广受人们热议的现当代女作家，这不仅是因为她颠沛流离的人生经历与感情生活，还有

她的文学作品中展现的独特视角与思想。萧红表示小说的创作并不是具有某种定式的，而是“有各式各

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1]。所以在她的作品当中总是以“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来描

述她所见所感的世界。在她的笔下，《呼兰河传》中的景、物、人、情都呈现出一种脉脉的悲情，同时也

不失其中寂寥与沉重。在描述她记忆中的呼兰河时，萧红用词具有当地的乡土特色，兼用别致的修辞艺

术手法展现童真的视角，整体语言跨越了小说的界限而具有散文化的风格。 

2. 《呼兰河传》别具一格的用词艺术 

《呼兰河传》属于萧红后期的作品，在回忆儿时家乡风土人情的时候她侧重于描写当时时代背景下

的呼兰河人民的生活方方面面与精神面貌，展现一个特定时代大背景下的人们精神百态。虽然萧红刻意

模糊了这个时代大背景的特征，但是从人们的生活言谈举止清晰可见那个时代那个社会附加在人们身上

的种种烙印。在对这些具有时代特色和地域特色的人间百态进行描写的时候，萧红的用词就具有当时当

地的特殊印记。 
《呼兰河传》在展示呼兰小镇的自然景观、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时，萧红采用了具有本地特色的词

汇以及乡土色彩的用词方式。首先，在事物名称用词方面极具特色。在《呼兰河传》的第一章中萧红细

致地描写了呼兰河小城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在呼兰小城的东二大街上有一个大泥坑，“大水泡子”就是

呼兰河小城里人对这个大水坑的称呼([2]: p. 133)。以及“谁家的姑娘出嫁了刚过一年就生了一对双生”

([2]: p. 165)这里的“双生”即双胞胎的意思。或是跳大神的人大家都毕恭毕敬地称之为“大仙家”、叫外

国人为“毛子人”、把驱赶马身上苍蝇蚊虫的鞭子叫做“蝇甩子”、把玉米叫做“苞米”等等，这些都是

极具地域色彩的用词，展示了当地的一种民俗色彩，使得整个小说的语言带有鲜明的个人的韵味。 
其次，《呼兰河传》在用词方面还具有一种超常性、偏离于常规表达的特点，以儿童视角的口吻来

描述孩子眼中的世界，这种用词的超然性虽违背语法规则但又是合理的，带有孩童的天真，是“偏离常

规的个人化表达”[3]。如孩子直言问祖母他们吃的是不是瘟猪肉而被祖母“腔腔地”打([2]: p. 138)。“水

上跳跃着天空的月亮”([2]: p. 162)。“绅士是高雅的，哪能够不清不白的，哪能够不分长幼地去存心朋友

的女儿，像那般下等人似的”([2]: p. 171)。这里用“腔腔地”来修饰动词“打”，不仅写出了这个动作的

动态样子，还写出了声音，仿佛我们也看到了祖母对于孩子不懂事儿地说出了大家心照不宣的小“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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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愠怒的样子，但到底是自己的孙子，祖母也只能装腔作势地打得很重其实只是声音大而已。水上“跳

跃着”天空的月亮按照语法规则分析并不符合施事与受事的规则，但也正是这种规则的破格体现了儿童

视角语言的灵动与活泼。“存心”也是如此，本用作形容词或是副词，在此处便用为了动词，意为打坏主

意、存有坏心思。 
在用词方面萧红的着笔还不止于此，还包括将固定词组搭配拆分使用以及语素的异化搭配等等，这

些都使得萧红在其作品中的语言运用带有超常的艺术之美。 

3. 《呼兰河传》的修辞运用艺术 

在《呼兰河传》中萧红的语言运用艺术还包括了修辞手法修辞格的运用。修辞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

作用，在这部作品中的修辞格运用最具特色的有比喻和反讽两种，这两种修辞的运用融汇了词汇运用之

美，在词句之间更能凸显“我”的感情。 
比喻，即利用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似之处来用甲事物描写乙事物，也被称为“譬喻”或者是“打比方”。

骆小所先生根据本体、比喻词的出现与否将比喻辞格分成明喻、暗喻和借喻三种类型，以及又根据喻体

的虚实将比喻辞格分为了直接性的比喻和间接性的比喻两种[4]。前面的三种类型可以说是一种最为基础

的分类方法，但同时更加细致地分类还可以分为“倒喻、反喻、强喻、迂喻、曲喻博喻和连锁喻”等[5]。
在《呼兰河传》中萧红在比喻辞格方面运用较多的为明喻，同时兼有其他类型。 

明喻，即比喻辞格中的本体、喻体和比喻词都出现的一种比喻类型。本体与喻体之间用比喻词连接，

比喻词多用“像、仿佛、似的……”等。如：“那粉房里的歌声，就像一朵红花开在了墙头上。越鲜明，

就越觉得荒凉。”([2]: p. 209)“不知道这乌鸦从什么地方来，飞到什么地方去，但这一大群遮天蔽瓦的，

吵着叫着，好像一大片黑云似的从远处来了，来到头上，不一会又过去了”([2]: p. 304)。前一例将“歌

声”比作是“红花”一样，粉房里的人们都在尽力地活着，生活给予他们的苦在某一瞬间似乎被他们的

歌声和欢乐所消解，但是更多的还是苦而不自知，这种瞬间的欢乐声与整个荒凉而寂寥的大背景的鲜明

对比才是最让人无奈的。后一例当中将“乌鸦”比喻成“乌云”，这两者之间有颜色的相似还有情感色彩

义的相似，人们赋予“乌鸦”以不祥的征兆义，而乌云同样象征了风雨、矛盾冲突的来临。乌鸦在文中就

像是乌云一样笼罩在人们的头顶，预示着不好的事情将要发生。果然，冯歪嘴子的女人死了，生完孩子

就死了，在送殡的时候乌鸦也出现了仿佛也是为了送这个女人一般。除此之外，乌鸦也像乌云一般笼罩

在整个呼兰河小镇人们的头顶，是落后的思想，亦是不能改变的陈朽。 
反讽在《呼兰河传》中的体现在方方面面，如章节的设定、人物的语言和行为上等[6]。在章节的设

定上，小说第一章的呼兰河小镇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描写，突出了当地的人们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与

艰苦的社会环境下如何苦苦挣扎。但是第二章却一改这种苦痛的描绘，开始介绍这里的民俗风俗活动，

在这些活动场景的描写上突出了一个盛大与热闹。这种热闹就与前面一章的描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

现实生活中的呼兰河人们生活麻木且痛苦，但是对于这种现状并没有人意识到而是将种种寄托于“鬼神

之事”，以此麻木自身麻木众人。在小说语言方面的反讽也是最为明显的。比如在写呼兰河小镇的风俗

民俗活动时，跳大神的“大神”是会治病的，在她的旁边还有一个二神。大神问什么，二神就回答，若是

遇着坏的二神，大神是会闹的，说一通吓煞病人的话。在这个时候，“吓得那请神的人家赶快烧香点酒，

烧香点酒之后，若再不行，就得赶快送上红布来，把红布挂在牌位上；若再不行，就得杀鸡，若闹到了杀

鸡这个阶段，就多半不能再闹了。因为再闹就没有什么想头了”([2]: p. 159)。萧红在语言方面的反讽直白

且诚恳，跳大神跳的什么，不过只是人们的一种心理安慰。跳大神的“大神”也明白，自己的可以“闹”

到哪一步，若是“闹”过了那就是不懂事儿了，适可而止就行。至于请神的人家里的病人究竟好了没有，

这也不是人们关心的，大神都请了，这已经是最后的办法，好得了便好，好不了也是造化，谁让“大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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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请了呢？在这种直白的反讽语言当中倾诉的是萧红对于人们的深深无力感，痛他们的悲惨遭遇，哀他

们的灵魂麻木和腐朽。 
萧红在《呼兰河传》中的修辞艺术运用并不是技术手法的堆叠，而是将自己的抒情寓于其中，在语

言的艺术化处理当中来表现她的感情，这种艺术化处理也更使得情感的表达相映成趣。 

4. 《呼兰河传》散文化的语言风格 

“散文化”小说是一种“作家在淡化了情节、人物和背景这三个小说的主要构成要素之后，将散文

抒情性的艺术审美特征和创作笔法渗透到小说创作中，形成的一种新的小说文体”[7]。这一类的小说往

往是淡化了情节，结构较为零散，不以戏剧性的冲突来吸引读者的注意，而是笔调平静而克制地进行书

写。萧红在叙写《呼兰河传》的时候就有意识地避免了传统小说的创作特点，而是忽视了常规小说所需

要的连贯而跌宕起伏的情节、鲜明而生活的人物形象以及特定而明确的环境背景，而是以一种忽略小说

核心三要素的方式来进行的创作。 
《呼兰河传》在情节结构方面淡化了情节散化了结构，故事性不强，没有明显的故事开端、发展、

高潮和结局。萧红在这一方面没有给予文章“贯穿全文的线索”也“忽视了故事的时间性”[8]。这篇小

说全文共有七个章节，前两个章节讲述呼兰河小城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第三章写了“我”

与祖父的事儿，后面的几章便是周围人的描写。从结构来看，这篇小说确实没有明确的一条主线，只是

零散的故事的拼接，“取消了传统小说故事情节模式中的因果性和戏剧冲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随意的、

散化的小说叙事笔法，是无数的自然环境、生活片段的描写”[7]。如第二章当中描写呼兰河小城的民俗

风俗的时候，萧红将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民俗活动摘取出了五个小部分，每个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不是

非常硬性的，跳大神、放河灯、唱戏、娘娘庙大会这四部分的联系就并非一成不变。在全文的情节方面

亦是如此，没有连贯的情节故事，而是给读者展示出呼兰河的浓郁地方特色的风土人情画。 
《呼兰河传》在人物性格塑造方面也没有刻意追求塑造出一个非常鲜明的人物出来，全文当中出现

的人物角色也不少，着墨较多的有“我”的祖父，萧红集中在第三章当中对祖父进行了描写，但也不是

全然对祖父的描写，而是从“我”与祖父的相处之间来展现祖父这个形象。第三章第一节的开头就写了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住着我的祖父。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

了”([2]: p. 177)。“我”和祖父俩人经常在后园里，他做什么“我”就跟着做什么，“就这样一天一天地，

祖父，后园，我，这三样是一样也不可缺少的了”([2]: p. 184)。后面也有对祖母的描写，但都是顺其自然

地进行描写，写祖母对“我”的态度行为，写祖母的去世，写“我”与祖父关于“死亡”“离开”的话题。

在这一系列的人物塑造中，遵循了淡化情节和结构的原则，似随意选取的记忆中的片段来展现祖父，从

看似随意之中透露出“我”对于祖父的怀念与爱。 
萧红在写《呼兰河传》的时候她的人生已经处于一种历经种种之后的通透与宁澈，正是因为经历了

太多所以在这部小说当中没有过多叙述整个时代大背景的社会环境，而是叙写呼兰河小城的小环境以及

“我”家里的这个小环境，这便使得这里发生的故事宛若游离于现实世界之外而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

彩。在展现呼兰河小城的生活面貌的时候萧红注重于情感的倾流，无论是这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都显示出一种旧式昏黄电影的质感：孤寂而破败的小城，形形色色的人们。这里的生活很是无聊，任何

一点值得人们谈论的事儿早已经在人们嘴里嚼烂吐出再嚼烂，所以有点新鲜的事儿比如卖豆芽菜的女人

的独子下河淹死后虽轰动了一时，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大家都忘却了。这里的任何事儿都是会被人们忘却

的，不被忘却就是人们口里谈资。但最终一切的轰动与喜怒哀乐都回归于平静，大家都是平静地活着，

麻木而平静地活着。同样，萧红在写“我”家时反复以“我家是荒凉的”“这房子的外表，似乎不坏。

但我看它内容空虚”([2]: p. 206)。等来进行描写，这里对于幼时的“我”而言是一个游玩的好地方，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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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那种寂寥的感觉时不时提醒着自己这是一座内里腐败的宅子，坏掉的破败的或许不是这栋房子，而是

住在这里的人。 

5. 结语 

《呼兰河传》是萧红回忆怀念童年时期的一部小说，在文中她以一种儿童的视角但同时也是审视的

视角将自己记忆中的呼兰河小镇物事与人事如水一般流泻出来，在语言的运用上展现了当地的地域色彩，

同时兼用艺术化的修辞处理使得她的情感尤为深沉。整部小说的语言风格突破了范式小说的规格，摒弃

注重情节、人物和故事的传统，最终呈现出散文化的语言风格，带有抒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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